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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云南少数民族戏剧——彝剧印象 
◆李溶玲 

（云南省楚雄州民族艺术剧院彝剧团  675000） 

 
上个世纪，以戏剧为载体涌现出了一批山歌地方剧，云南省

境内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尤为典型，分别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
四类本土戏剧：白剧、傣剧、壮剧和彝剧。那时的戏还不能称之
为剧，各民族人民只是在用本土民族语言诠释着日常劳作与生
活，无形中也是在效仿着各类传统戏剧。唱、念、做、打、是戏
曲的命脉，在那个传输讯号不健全的年代，少数民族戏将其融入
其中，形成了一个既像戏曲又像戏剧的山歌剧类。 

四类剧种的发展历程也各不一致。傣剧和壮剧出现的时间较
早，在剧种探索中，不断加入其他传统戏曲元素，从无角色行旦
区分，逐一创造出与戏曲相符的角色行旦，同时配合地方曲调属
性，形成了与戏曲较为相近的一种地方特色表演形式。白剧是在
少数民族剧种发展相对稳定时段产生的地方剧，唱词形式基本上
用白族诗歌常用的“山花体”用白语和汉语演唱，唱腔曲调有三
十多种，表演节奏鲜明，规律严谨，比较古朴，有严格而固定的
程式。在这同一时期，位于云南省楚雄州西北部大姚县也出现一
种极具彝族特色的戏曲——彝剧。彝剧和以上三个剧种同样相
似，以本族腔调和肢体为基础，混合多样性乐器演奏，以唱、念、
做的形式表现出来。追溯根源，彝剧的出现时间还更加久远，据
史料记载，明代以来，大批内地汉族移民进入楚雄地区，带来了
中原的生产技术，促进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楚雄地区开始出现了
滇剧、花灯和其他民族剧种。受这些艺术形式的影响，在双柏县
的彝族聚居区，一位名叫李二多的民间艺人，根据《毕摩经》中
的一则故事，改编演出了二人说唱节目《阿左分家》，角色不固
定，说彝语，唱彝调，跳彝舞，在羊皮鼓伴奏下，边舞边跳。稍
后，又创作演出了一出别开生面的《大王操兵》，虽然采用了一
些戏曲形式，但演员说的是彝腔汉话，跳的是彝族舞蹈，反映的
基本上是当时的彝族生活，彝族说唱即而产生。1949 年后，彝
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得到人民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一
些彝族村寨也出现了用传统歌舞填新词演唱的宣传时事政策的
节目，期间很多彝族业余文艺爱好者不断创作出亲民的彝族说
唱。1956 年合作化运动时，一部名为《半夜羊叫》具有戏剧特
征的剧目初成雏形，作者杨森艺人又相继创作出《狼来了》、《牧
羊在林中》、《两个梨手》等剧目，当时，昙华山彝族称这种演出
形式为彝族戏。1958 年 4 月，具有戏剧特征的剧目《半夜羊叫》
经过修改，在楚雄州建州庆典大会上演出，并受到与会代表和文
化部副部长夏衍的肯定，至此彝族戏被确认为新兴的少数民族剧
种——彝剧。 

彝剧初期的创作素材，主要以山林村寨民风民俗以及乡音乡

情为主，剧本文学以散文体、七言体、十言体为其唱词格式，人
物对白采用汉语彝腔（译：汉语彝腔：彝语翻译成汉语，采用彝
语腔调）。在音乐上，以彝族各支系民歌素材为剧目编曲创作。
民歌又分曲调，如：梅葛调、过山调、爱恨调、青蓬调等，根据
不同情景采用不同曲调。舞蹈大多数以跳脚的形式表现，跳脚又
分左脚、对脚和跌脚等。彝剧采用最多的肢体表达就是跳脚，除
了规定情景中的大悲，在喜、怒、哀、乐中，都分别以不同的跳
脚方式来表达情绪，因此又由跳脚衍化出欢快步、迎客步、送客
步、劳作登山步、俯身步等一系列动作。这和戏曲里的身段相对
应，故称为彝剧基本身段。彝剧《掌火人》中，就是以“阿哥跳
穿千层底，阿妹跳破绣花鞋”为主线，贯穿于一个彝家儿女爱情
故事，以此表达彝族的特性。表演上，以彝族活动作为基础，借
鉴其他剧种表演，根据不同形态演绎不同角色，如：彝剧《疯娘》
里的阿石，借鉴越剧里的反串经典，女扮男装。《桂花表妹》里
的阿香嫂借鉴戏曲里的摇旦，把汉族和彝族的媒婆相结合。大型
现代彝剧《藏金贵》为了配合剧情所需，则是借鉴话剧的语言和
表现形式，展现了低调别致的表演。 

异于其他少数民族剧种，彝剧多了一个话剧的影子，例如台
词中的抑扬顿挫和内心世界的丰盈。结合戏曲来看，彝剧程式而
又感性。彝族是一个天性浑然豪爽且人情味厚重的民族，在大型
彝剧《杨善洲》中，多次感人至深的群众场面给不少省内外观众
留下深刻印象。2017 年彝剧小戏《喝三秒》就以亲民为主题，
入选参加由中宣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基层院团进京展演，曾获
得专家们一致好评。 

彝剧从彝族毕摩说唱、民间小演唱、方言并剧，发展到今天
这样综合性的艺术形式、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剧种，经历了漫长
的历史。据 1949 年后民间文学普查，彝族已有创世史诗《梅葛》、
《查姆》，叙事诗《儿月》等宝贵的民间文学财富。如今，彝剧
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彝剧作为彝族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在全国戏剧
百花园中它犹如从石缝中开出的小花，在彝族山乡广为流传，体
现了它顽强的生命力。 

如何通过彝族这个载体继续以幽默风趣的表演对彝族生活
中的真、善、美加以歌颂，对假、丑、恶的东西给予鞭挞，以彝
剧的艺术形式展现彝州改革开放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反映这
一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风貌、加深地方的对外交流，一直都
是我们“彝剧人”不断探索和追求的，所以振兴彝剧，发展彝剧，
我们任重而道远！ 

 




